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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斯元（苗族）

今年 6 月底，我应邀参加了广西
民族报社多民族作家签约仪式，三十
多人出席的签约仪式庄重而又热
烈。当我双手接过签约责任书和聘
书时，心情异常激动，不由得想起了
我的父亲。因为父亲与广西民族报
同样有着一份深切的却鲜为人知的
不解之缘。

一

签约仪式后，报社黄浩云主任
跟我约稿，说是诗歌散文都行，次日
清早我交给黄主任一首诗，也就是

《广西民族报》（原名《壮文报》）创刊
纪念日那天发表的那首《父亲的新
华字典》。这首诗，编辑老师作了一
处改动，把“用你珠算能手的巧手”
改成了“用你善于珠算的巧手”。其
实这句不用改的，只因编辑老师不
知情，而我又没有对此加注。父亲
并非一直都是造林模范，一开始父
亲曾在柳州拖拉机厂（柳微的前身）
工作，后来转到融水县商业部门，在
县百货公司、县土产公司和县供销
社三个部门兜来转去，而且一干就
是十五个年头。当年，县商业系统
举行珠算（算盘）大赛，父亲在大赛
中脱颖而出，力拔头筹，获得了全县
商业系统珠算能手的称号。父亲十
分好学，且自学能力极强。尽管只
念过几年私塾，但通过自学，却能够
闭着眼睛把算盘珠子拨打得噼里啪
啦响，而且那个精准度确实是一般
人所难以达到的。每次盘点，父亲
手上好几十万的货物和账目，都不
出半天就全部盘点得一清二楚，着
实令同行目瞪口呆啧啧称奇。父亲
则说，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只不
过手熟罢了。

父亲自学壮文，是从《壮文报》开
始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父亲
在柳州拖拉机厂的时候，遇到了一
位以右派“戴罪之身”在那里当教员
慈祥儒雅的长者，他十分赏识父亲，
将自己订阅的《壮文报》借给父亲
看，并教会父亲用壮文识文断字，父
亲后来的进步，主要的还是得益于
这位长者。这长者后来将父亲收为
义子，再后来又将自己在柳州市第
一针织厂（棉纺厂）当职工的女儿许
配给父亲，后来便有了我们兄妹。
这位长者姓文，单名一个征字，他就
是我的外祖父。父亲生前常把外祖
父对他说的一句话挂在嘴边：一个
民族拥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是这个民
族的荣耀，能够使用本民族语言文
字阅读写作是一件幸福而自豪的事
情。遗憾的是，母亲嫁给父亲之后
没多久，外祖父便去世了，我的三个
哥哥都未能亲见外公颜面，更不用
说我了。我出生时，外公已去世多
年，外公慈祥儒雅的清俊模样我是
在外婆家相框里的黑白老照片里看
到的。多年以后，大哥在南宁某报
社当了一段时间编辑，期间拜访了
自治区政协的一些老同志，当老同
志们谈起文征，对文征的人品学识
交口称赞，对文征被打成右派及其
后的遭遇感慨万千、唏嘘不已。

二

父亲回到融水工作，大概是1960
年，那时候全国都在“支援农业生产
第一线”，大势使然。回到融水后，父
亲并没有被安排到“农业生产第一
线”，而是到县商业部门工作。那时
候县城国营工商企业刚刚起步，千头
万绪，父亲常常夜以继日加班加点地
奔忙，壮文的学习便落下了。后来县
里开办了壮文学校，父亲和学校一个
姓覃的教师关系特好，他们常在一起
读《壮文报》，有时父亲发音不准，覃
老师便予以纠正，纠正后俩人又哈哈
大笑起来。父亲常说，壮文报真好
呀，既可以了解党的民族政策，又能
够读到感人至深的民族团结进步故
事，还能学到很多日常生活中用得着
的科学技术知识。

父亲从《壮文报》上学到的东西，
很多年后终于派上了用场。

三

风起于青萍之末。二十世纪七
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神州大地迎来
了农村体制改革的一缕春风，这春风
从阵阵吹拂继而成铺天盖地的浩大
之势，春潮涌动之际，人们奔走相告、
欢欣鼓舞。父亲坚信，农村这片广阔
天地，只要政策好，就必定大有作
为。因此他毅然决然地辞职回到农
村老家，策划并引导了家乡分田到户
的一系列工作。

然而，任何改革，新观念与旧观
念都会发生激烈碰撞，都会不可避免
地撞击出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就在
老家分田分地紧锣密鼓开展的时候，
有人便提出了要把六十年代初从本
屯划出的作为新增的移民屯的土地
收回，然后再连同本屯现有土地一起
重新分配。父亲强烈反对这些提议，
这些人便指责父亲包藏私心，有意包
庇移民屯的苗民，有意回避收回移民
屯土地进行再分配问题。当时，父亲
便拿来一份《壮文报》，用壮话将其中
一篇关于党的民族政策的文章从头
到尾地读了一遍。父亲说，党的民族
政策摆在这里，大家都可以看看，移
民屯是易地搬迁的结果，也就是将那
些在穷山恶水地质问题严重的地方
生活的群众集中搬迁到宜居地，这是
党和国家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所作出的决策安排，不是谁想移
民就移民的。

可惜的是，由于父亲长年在外工
作，此番辞职回家当农民，很多人心
里便很不屑，父亲亦不知此时在父老
乡亲们的眼里，他的身份再也没有

“吃皇粮”时那种令人仰望的高度和
光环。父亲所做的民族政策宣讲虽
然暂时稳住了少数几户人家的心，但
却并未收到预期效果。不几天，这少
数的几户人家也都在“赶走移民，还
我土地”“谁不参与，不得分地”“谁护
移民，谁是叛徒”的口号中，加入了那
支由村中男女老少组成的扛着各式
各样农具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赴移
民村，驱逐移民村苗民的“驱苗”事件
爆发了。

四

父亲见劝阻无效，一面将情况报
告村部（当时称大队部），一面密切关
注着事态发展，“驱苗”队伍进村后，
那些带头的激进分子便开始在田间
地头指手画脚地“分”起人家的田地
来，分到田地的村民便急不可待地将
田地里原已种好的水稻蔬菜等农作
物一起拔掉重新耕种以宣示地权变
更的“事实”。移民村苗胞眼睁睁地
看着这样的变故，束手无策嚎啕大
哭，悲惨的哭声在山沟沟里四下回
荡，让人倍感凄惶。原先就不想参与

“驱苗”的那几户人家此时更加觉得
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实在使不得，便都
悄悄地退了出来。

事情闹到了第三天，县专项工作
组便进驻村里，其中组长和副组长被
安排住到我家，其他组员分别住到邻
村群众家里。七天后工作组收网，直
接带走了十三个首要分子，走的那
天，村民们站在村口目送警车鸣笛远
去，一个个噤若寒蝉。经过十五天的
批评教育，十三人当中给放回了八
个，剩下的五人被送进了看守所，没
多久这五人因犯破坏生产罪和毁坏、
侵占他人财物罪分别判处了三到五
年不等刑期。

此次专项行动之所以收到如此
快、准、狠的效果，完全得益于县委县
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措施得力，当时的
工作组配置规格也相当高，组长、副
组长分别由分管副县长和公检法司
的第一把手担任，成员不但有公检法
司的法官干警，还有教科文卫部门的
工作人员。处置事件那几天，所有收
集到的情况都往我家里汇集，所有需
要询问的人都给传唤到我家里。母
亲说，这以后我家在村里会惹上大
麻烦了。父亲却说，不怕，邪不胜正
嘛。其间，组长也就是分管政法及
教育文卫的副县长葛秀文征求父亲
对涉案人员的处理意见，父亲恳切
地说道，乡亲们穷久了穷怕了，带头
闹事的也是一时利欲熏心犯糊涂，
当然啦，不处理肯定不行，毕竟他们
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并严重破坏
了党的民族政策，破坏了民族团结
进步的局面，但整个事件中没有造
成人员伤亡的严重后果，这应该还
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还是以批评
教育为主，能轻就尽量往轻里处理
吧。葛副县长对父亲的话大加赞
赏，认为父亲是个深明大义的人，后
来葛副县长说：你这家庭就是个多
民族组成的家庭呀，有壮族，有汉
族，还有苗族，现在党的民族政策对
少数民族给予了很多照顾，就拿高
考来说吧，苗族考生可加民族照顾分
二十分呢。按照党的民族政策最新
规定，子女的民族成份可随父亦可随
母，家里老太太是苗族，你家老大老
二又快高考了，为孩子的前途，你的
壮族何不随母改为苗族呢？如果你
愿意，这事就交给我的工作人员去办
好了。父亲爽快地答应了。父亲是
个独苗又是个大孝子，祖父去世时父
亲年纪尚轻，与祖母相依为命的父亲
也深爱着祖母的民族。母亲说，葛副

县长动员父亲改民族成份，主要还是
想树立他做个尊重、团结少数民族的
典型，至于子女高考加分的话，不过
是说给村里人听听而已，但父亲并不
介意，父亲本来就乐于做一个民族团
结进步的践行者。

五

工作组撤离以后，果然不出母亲
所料，我家遭遇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报
复，“叛徒”的谩骂声时时响起，家里
的牲口被毒死，田里的禾苗一夜之间
被践踏得七零八落，刚施了肥的田水
又被放干，加工厂房的机械被破坏，
杉木苗圃的木苗被铲除……这种损
人又不利己的事时有发生，且一直持
续了十多年。然而性格坚忍的父亲
一直默默地承受着这样的打击，从未
向政府和相关部门做过任何反映。

十年后，《广西民族报》汉文版面
世了，父亲便在邮局订了几份，当邮
递员陆伯伯踩着单车将报纸和信件
送到家里时，父母亲都如获至宝般地
高兴不已。父亲将报纸分送给村里
几个喜欢读书看报的人，并做了两个
简易书报架将报纸夹好分别放在村
部和村里的小学校里。

读书看报的人日渐多了，人的见
识日渐广了，民族矛盾逐渐消融，村
中民族团结进步的风气渐入佳境。

六

父亲非常喜欢《广西民族报》的
科技版，经常反复阅读反复琢磨，并
终于琢磨出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要把
家里分到的三百多亩荒山全部种上
杉树，同时还联合村里两户有共识的
人家承包了云际山上的千亩荒山，并
于 1984 年成立了柳州地区第一个造
林联合体。经过三年的艰苦创业，千
亩荒山变成了千亩绿油油的林场。
而且父亲的苗圃培育出的杉木苗因
根肥叶茂而远销区内外，单此一项在

当年年均收入都已突破了万元大
关。这一年，父亲出席了融水县和柳
州地区召开的劳模表彰大会，领回了
劳模证书和“造林灭荒，绿化祖国”的
牌匾，成了远近闻名的“造林能手”和
勤劳致富的“万元户”。本来父亲还
可以参加当年在南宁召开的全区劳
模表彰大会的，遗憾的是，在从老家
赶往县城搭乘火车的路上，摩托车出
了状况，导致父亲的小腿骨折。尽管
父亲与这场盛会失之交臂，但父亲的
事迹却先后刊发于《桂中日报》《桂中
瞭望》《广西日报》等党报党刊上，并
在广西人民广播电台播出。

父亲常说，古人有云，仓廪实而
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一个人致
富算不了什么，只有大伙儿都富了，
这社会才能真正建立起公序良俗。
在父亲的带动下，家乡掀起了一股造
林热潮，乡亲们常常隔三差五的找父
亲讨教种植技术，父亲从来不厌其
烦，始终满腔热情地招呼着每一个来
访之客，常来常往中曾经的隔阂就慢
慢消除了。不仅如此，老家与移民村
这两个原本发誓老死不相往来的村
子不但恢复了正常的往来，而且还破
除了“壮苗不通婚”的不成文的规矩，
建立起姻亲关系。这让父亲十分欣
慰。

而今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六年多
了，写这篇文字时，往事一幕幕浮
现，父亲戴着老花镜坐在门前读书
看报的情景犹在眼前，由父亲和乡
亲们亲手创造出来的漫山遍野绿波
翻涌的杉树林场也浮现脑海，耳际
还不时隐约响起风过杉林时发出的
阵阵壮美的林涛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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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七十九岁高龄的父亲在阅读大哥写给《广西
民族报》的散文《我的写作是为了报答》的打印稿。

这是父亲千亩林场的所在地，融水境内第二大山——云际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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